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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翻譯人（就是QQ我啦^_^）的話



QQ發覺自己越來越懶了，以前翻譯的時候總是夾帶了很多自己的話，甚至是加入自己在原作的基礎上演繹出的情節，而現在只是翻譯而已。



這篇的翻譯大概也是達到95%的忠實，而如果是以前，QQ一定添油加醋的把故事講好，呵呵。



這篇的作者是個多產的、富於創造力的人，如果說其作品表現出一種風格的話，那麼這風格不是通常意義的。



QQ看過她4,5篇文章，動手翻譯了其中的兩篇（包括這篇），在我印象裡他唯一的特點就是創新！



這篇是用第一人稱寫了七具女屍在死亡前後的經歷，幾乎沒有心理活動，而就是在記述事實，感覺像是閻王殿前的七位冤魂的「述職報告」。



說句題外話（QQ很早就想說了，嘻嘻），誰也看不見靈魂，它似乎是虛無的，但誰也不能證明它真的不存在。所以，善待生命！



無論自己還是他人的（尤其是他人的），無論人類的還是動物的（當然，牲畜家禽不在此列）。



否則，舉頭三尺就有……某個魂魄在看著你。







（一）







大家面前的這具屍體就是我。



我是最近才死的，準確的說，它僅僅發生在幾秒鐘之前，我那時還在那個兇手有力的臂膀裡。



現在，我是赤裸裸的。顯然那個兇手認為一絲不掛的我方便他實施搶劫，事實上他現在正在搜掠我身上值錢的東西。



他是從背後把我勒死的，用我自己的連褲襪。



他用它繞在我脖子上，緊緊的勒在我的咽喉處，我雖然拚命的掙扎，擺動自己的身體，但還是無法擺脫。



這種該詛咒的惡毒攻擊讓我的身體和精神都極為痛苦，十分鐘後，我無法再支撐下去了，我感覺自己的靈魂開始離開肉體，死亡就像現在的裸體一樣，順理成章的降臨了。



殺死我以後，我背後那人抓住我的肩膀使勁一推，我轉了個圈，頭撞在衣櫥上，發出很大的聲音，然後像一大塊待宰割的肉摔倒在鋪有地毯的地板上。



他從臥室的門口擠進來，走到我跟前，彎腰看著我。



我的身體橫陳在地毯上，兩條胳膊位於身體兩側，肘部自然的彎曲讓我的手臂橫過自己的小腹並最終讓雙手搭在自己的大腿上。



我的雙膝也是略微有點彎，這讓我那隱藏在一圈捲曲的毛髮中微微發亮的陰部暴露無疑。



我的胸部已經不像做姑娘時那般挺拔，兩個乳頭只能斜斜的立著，看上去就像是某些卡通人物那蔑視的眼睛。



小腹也已經有了一點贅肉，但緊張的身體讓它只表露出不多的幾道波紋。



兇手開始「工作」了。



他首先把我的手抬起來，擼下手指上的戒指，一鬆手，我的手又回到它原先待著的地方。



然後，他又趴在我身上，摘去了我的耳環，解下我的金項鏈，我腳趾上的三個指環也被他毫不留情的取了下來。



當然，這些戰利品最終都被塞進了他自己的腰包。



然後他離開我，開始搜掠臥室裡的櫥櫃和抽屜，拿走了我藏在那的珠寶、錢袋以及其它一些值錢東西。



在把這裡洗劫一空之後，他小心的從我攤開的屍體上跨了過去，看來他對我的身體沒興趣。



我脖子上的連褲襪勒的是那樣的緊，以至於深深的陷進我的肉裡，讓勒痕兩邊的肉看起來就像鼓起的兩道山梁。



我的臉色開始發黑，吐出的舌頭也開始變色，半睜的眼睛看上去也開始變得混濁無神。



他在別處拿到了所有他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後，又回到我身邊。



他在我赤裸的身體旁蹲下來，仔細的端詳著我的上上下下。



天知道，就在我以為他要對我的屍體做什麼的時候，原來他只是在研究我身上是否殘留有他犯罪的線索。



事實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他作案時一直戴著塑膠手套，不會留下任何指紋。



他研究了半天，看來是滿意了，只見他起來俯視著我，接著又最後環視了一眼這間小臥室，於是從剛才的來路退出去，消失在陽台後面。



我靜靜的躺在地板上，準確的說是我的屍體靜靜的躺在那裡，直到我的女同屋回來打破了沉靜。



我聽到她開門的聲音，然後就叫我的名字（大概是發現有賊來過），當然，我保持著沉靜。



她敲了敲我的門，見沒有人應聲，便推門走了進來。



老天保佑她，我不想驚嚇她，但她還是被眼前的景象嚇到了。



她尖叫著衝出我的臥室，到洗手間就開始嘔吐、不停的顫抖和哭泣。



過了好一會，她控制住自己，報了警並叫了救護車。



警察來了，他們在屋裡屋外都劃定了警戒線，開始調查現場，詢問我的同屋。



就在她泣不成聲的說著她的恐怖故事的時候，法醫也正在對我進行檢查。



他宣佈我已經死亡，給我拍了照，一切都做完之後，我赤裸的身體被袋子套起來，並被固定在擔架上抬上了等候在外的救護車，車子飛馳，把我帶到了這裡——



停屍房。






（二）









我被再三告誡說赤身格鬥不是青年女人應該參加的運動。



但我認為我已經充分瞭解這項運動了，我一直想成為一名真正的鬥士，在加入之前，我甚至沒有好好的看一場格鬥比賽。



現在，當我把緊張隱藏在心裡的時候，我終於站在台上，戴著手套的雙拳被我舉在胸前。



就在我的眼睛稍微走神的時候，我的對手——



霍莉高高的抬起她的右腿，以狂風掃落葉之勢一腳踢到了我的左邊臉上。



動作完美而有力，雖然比賽時是赤腳，但這一下還是讓我失去了控制，我被踹得飛了起來，整個右邊身體包括右臉笨拙的撞在了位於拳台角落的鋼鐵製成的柱子上。



我的右太陽穴也磕在那裡，儘管柱子外邊有一層柔軟的填料，但還是不能阻止金屬帶給我的致命衝擊。



我重重的摔在台邊的帆布墊上，雙臂也扭了，一隻手在腦袋旁邊，而另一隻卻在右腳踝處，我那紅色的絲質短裙稍稍的捲起個邊，裡邊春光微洩，我的腿蜷縮在自己身下。



我想裁判很快知道了我已經受傷，她立即停止比賽並為我叫了醫生。



有人似乎告訴她我的情況很糟，她示意叫來擔架。



我的身體被小心翼翼翻到擔架上，有人把我抬離拳擊場。



在我被抬進更衣室的路上，周圍的觀眾卻在用興奮的口哨聲和歡呼聲為我送行。



在更衣室，他們把我放到一張檯子上，那個醫生在我周圍忙碌著。



他偵測我的脈搏，脈搏沒有；



又翻起我的眼睛，我兩個瞳孔都已經固定並放大了，對光線沒有任何反應。



這時，他意識到我死了。



醫生不打算承認自己的失職，他叫來救護車，上邊的人衝進來把我帶到了市醫院急救室。



晚上9:15，我躺在手術台上，全身上下只有一件「遮羞布」他們正式宣佈我已經死亡。



二十分鐘後，我的屍體——



此時已經連那塊遮羞布都被剝掉了——



被抬到推車上，身上覆寫了一床白單，電梯把我帶到了這裡——



地下的停屍房。



白單現在正蓋在我的身上，它的中間隆起兩個圓錐形的「帳篷」。就在我的身邊的檯子上還有一個「身體」，一個搶劫中的受害者，與我一樣，她也被一層白單蓋著。






（三）









我知道他很暴躁，如果我的腦子還有一點點聰明的話，我絕對不對因為一點瑣事去招惹他。



他在這次之前經常打我，但每次我都不長記性。



今天，儘管我的情緒也很差，這是女人的生理週期決定的，但我還是精心給他準備了晚餐等他回家，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我盡力保持著飯菜的溫暖可口。



他終於回來了，穿著髒T—shirt，喝的半醉，對我準備的晚餐看都不看一眼。



我終於忍不住發起火來，我朝他不停的大喊大叫，像一個被委屈和痛苦擊垮的女人。



他開始沒有理睬我，從冰箱拿了瓶啤酒自顧自的喝起來，還發出噁心的打嗝聲。



我失去了理智，不僅罵他，還一拳一拳的對著他的胸口捶打。



他正在喝酒，我的拳頭正好把酒從他嘴裡打了出來。



他開始還擊，打我耳光，還把我的鼻子打流血。



局面越來越糟，我變得歇斯底里，一邊和他激烈的撕打，一邊不停的咒罵、吼叫和哭鬧。



他警告我閉嘴，但顯然這時候沒什麼能讓我閉嘴，除非……



他做到了。



先是打我，我滿嘴的污言穢語向他潑去。



見沒有奏效，他開始踢我，把我踢得滿廚房跑。



一下接一下，沒頭沒腦的踢我，我已經數不清被他踢了多少腳，總之我被從踢的倒地不起，他還沒有罷手，把我一直踢出廚房。



大概他也累了，大概是酒精的作用，他總算放過我，回屋睡覺去了。



半夜他醒了，來到廚房，燈還亮著，而我還毫無知覺的趴在地上，他一邊嘟嘟囔囔的罵我，一邊試圖把我搖醒。



當發現我仍然昏迷不醒，他叫了救護車。



很快，我被抬進救護車，身上連一件衣服都沒來得及穿，他們給我套上備好的病人袍子，車子向醫院飛速開去。



我被安排在急救病房的手術台上，一個外科實習醫生對我進行的檢查，然後在與一個年長的大夫交流了一會之後，他宣佈我「生命的終結」，時間是凌晨1點32分。



他們還確信我是被毆打致死，施加在我身上的拳腳把我揍散了架，因此，我將要被迫在隨後某個時刻接受進一步的檢查，這意味著我死後還要被解剖！



但是現在，我被推入了暫時的安息地——



停屍房。



我全身赤裸，身上只蓋著一層醫院的白單。



和我同樣待遇的還有兩個人，她們在我的身後，一個拳擊台上的倒霉鬼和一個搶劫中的受害者。






（四）









我其實並不喜歡深更半夜在外面。



所以當其他人說要去薩姆家喝一晚上的酒，我本該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



但是我是個沒有主見的姑娘，同時我也怕得罪那幫人，所以，我還是跟著去了。



他們在薩姆的家裡喝酒、抽煙、吸毒。我真的很想回家，但有人在我的酒裡邊下了藥，我感覺自己一下子變得滑稽起來，但那時我已經喝得很多了。



後來，所有人都來到陽台，我因為虛脫而摔倒在地，隨即失去了知覺。



那些男生們以為我是在和他們開玩笑，因為我擅長出人意料是出了名的。



他們也都喝醉了，於是決定現在是狂歡時間。



一些女生此時也不閒著，在旁邊不斷的挑唆那些男孩。



他們玩弄著我的乳罩和短褲，我無助的身體被他們推來搡去。



當我被送到湯姆手中的時候，他說他要幹我——



我平時很討厭湯姆，覺得他很噁心——



就在陽台上幹我！



所有人都覺得這真的真的很好玩，只有兩個女生不這樣看，艾米和吉爾不同意，但她們唯一做的就是進到裡屋，除此她們什麼也改變不了。



還有三個女生意識到這樣做有點出格，但所有男生的情緒此時都被調動起來。



湯姆把我推到欄杆上，讓珍妮特和威爾抓住我的胳膊，他則把我的乳罩推上去，我的乳房露了出來，隨後他又把我的內褲扯到大腿處，他開始進入我的身體。



所有人都大笑著，珍妮特還在一邊大聲道：「加油啊，湯姆！把你的一切都給她！」



我靠在陽台的邊緣，身體被湯姆頂的一晃一晃的。



他把我的身體不斷的往後推，以方便他在我身體裡的侵犯。



而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我一頭從陽台上翻了下去，跌落在三樓排水用的瀝青面上。



所有女生都被這一突發事件嚇的尖叫，而大部分男生此時卻異常的冷靜。



他們叫來救護車，並編好了故事來遮掩這裡原本發生的一切。



我在他們口中成了一個倒霉的酗酒者。



我的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但毫無疑問，內部已經全碎了，全身幾乎找不到一塊完好的骨頭，而且內傷也很嚴重。



用不著麻煩醫生，我直接被送進了停屍房。



我赤裸著，看上去只有幾處擦傷外加鼻子流血，但我現在卻躺在存放屍體的房間裡，這真是不可思議！



好在我還有三個同伴——



她們現在就躺在我身後的冷凍櫃裡。






（五）









他是我今晚的最後一位顧客。



天已經黑了，接近午夜。



當他遇到我的時候，我正打算回家。



但生意上門，沒理由不接啊。



我跳進他的車，車子開動了，我在考慮應該讓他多給我10%的小費以補償我今晚失去的睡眠。



我決定這事一完，我就直奔家門，誰也不理了，我實在太睏了。



一走進他的公寓，他便迫不及待的撲到我身上，這幫色鬼，都這樣，哼！



「先讓我把衣服脫掉好嗎？」我低聲抱怨道，此時他已經把我推倒在床上。



接著，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把我的手腕給抓住了，他把我的雙手扭到背後，在我明白過味的同時，一副手銬銬住了它們。



「什麼古怪玩意？你想幹什麼？」我問道。



他把我推得臉朝下，把我的短裙推上去，接著又把我的內褲扯到腳踝處，這才說到：「我想在妳死之後看看妳那裡。」



「喂，別幹蠢事！」我急道。



他從我的視線裡消失了。我的內褲在雙腳之間，而我的手被手銬銬住，但我還是努力翻過身子，想看看他在幹什麼。



他又出現在我的視線上方，我正要開口叫，他突然把一個塑料袋套在了我的頭上，接著又不知用什麼東西勒住了我的咽喉。



我整個腦袋都被蒙在袋子裡，在大口呼吸了兩次之後，我開始感覺難受了。



我看著他，眼神在哀求他把袋子取掉。



但他現在卻不在我的視線之內，他正趴在我的兩腿之間專心致志的端詳著我暴露的陰部。



我努力的呼吸著，那層塑料膜被我弄的一會陷進去，一會鼓起來，看上去就好像是……膀胱。



我不停的呼吸，不得不品嚐著袋子裡酸臭的空氣，那裡邊實際上已經沒有氧氣了。



這種難忍的感覺讓我驚恐，我更加用力的擴張自己的胸部，塑料袋在剝奪我最後這一點點權利。



我喘息著，胸部的起伏越來越快，袋裡的愈加陳腐的空氣變得越來越稀薄。



我的背猛然拱起，身體在床上驚人的扭擺，腿用力的向上踢去，緊接著卻無力的垂了下來。



我聽到他在我身下「啊」的喊了一聲，隨後，我那被濕氣蒙住的眼睛突然發現一道白色的閃光。



我的膝蓋分開，陰部暴露無遺，而我卻已經顧不上這些了——



我死了。



他把我的屍體倒在後街的小巷裡。在警察發現我的時候，我的衣服亂糟糟的，而那要命的袋子還套在我的頭上。



隨後，我被送進了這裡，躺在了冰櫃中，和其他四個人。



等待我的將是一位病理解剖學家。






（六）









我要趕一早班航班，天不亮就起飛。所以很早我就從被窩裡爬起來，淋浴、打扮、收拾行李，裝好機票。



在打電話叫車之後，我來到房門外，轉身去鎖門。



就在這時，卡洛斯的槍響了。



他因嫉妒我而變得瘋狂，又因瘋狂轉而憎恨我。



幾顆3.32口徑的子彈貫入我的背部，立刻要了我的命。



我滑倒在家門口，大量的鮮血染紅了地面。



我的裙子向上捲起，洩露著那裡面的春光，包括我的內褲。



如果說一個人可以死兩回，那麼現在這種令人羞臊的狀況肯定會讓我再死一次。



卡洛斯跑了，我的鄰居發現了我，叫來了警察和醫生。



但對於我來說，他們來得太遲了，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送進這裡——



停屍房。






（七）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T—shirt和緊身運動短褲，然後開始跑步。



我保持著穩健的步伐跑下山坡，穿過公園，來到了河邊。



我繞著一個街心雕塑跑了兩圈，便開始沿著回家的路跑下去。



路上經過一個松樹林，當我跑進樹林的深處，我的身影被黑暗的樹蔭完全籠罩的時候，他們突然朝我撲了上來。



他們是三個男人。



他們把我擊倒在地，然後抓住了我。



我拚命的反抗，正要呼救，其中一個男人伸手摀住了我的嘴，而另外兩人扒掉了我身上的T—shirt和短褲。



我感到有很多根短胖的、粗糙的手指撕開我的內褲，然後，他們竟然將我的內褲塞進了它主人的嘴裡！



我掙扎著，身體翻騰、扭動，反覆嘗試著要把嘴裡塞的東西吐掉。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費了。



他們隨後強姦了我，三個男人一個接一個。



無法克制的恐懼籠罩了我，我躺在那裡，精神高度的緊張。



在他們趴在我身上的那段時間，我嚇得喪失了思維的能力，只是一直在哭，鼻涕眼淚流得滿臉都是。



他們都幹完了，最壯的那個人抱起一塊很大的石頭朝我的頭砸過來。



我的腦袋當時就開了花，我在承受了無盡的羞辱和極端的暴力後無助的死去，毫無尊嚴的死了，沒來得及說一個字。



罪犯們跑了，而我靜靜的躺在那裡。



一個遛狗的人發現了我的屍體——



一個全身上下只有一個被撕爛的胸罩和一雙短襪的女孩，躺在一片松針中間，滿身血污，死不瞑目，眼睛直勾勾的向上望著，當然什麼也看不見，一件浸透了鮮血和唾液的內褲塞在嘴裡。



警察和醫生先後趕來，就像電視裡演的那樣，他們用黃色的帶子把犯罪現場圍了起來，然後給我拍照，調查現場，很快的偵測完我的身體後，就把我裝袋，從現場運走。






（八）









他是走進停屍房的，因為他不像其他七個，他沒有死。



他拿起單子瀏覽了一下，今天要處理的七具屍體，嗯，其中六個需要剖檢。



他走到裝屍體的櫃子前，打開每個抽屜，開始逐一端詳他的「顧客」。



第一個，死於搶劫，嗯，挺漂亮的裸屍。



第二個，死於拳擊格鬥，黑頭髮，漂亮的裸屍。



第三個，死於家庭暴力，裸體，有一對漂亮的乳頭。



第四個，一個年輕姑娘，仍然穿戴著乳罩和內褲，儘管它們都不在本來的位置。



全身遭受過猛烈的撞擊，內臟損壞嚴重，當然外表看不出來。



第五個，紅頭髮妓女，穿戴著她大部分的衣著，殺死她的凶器是一個塑料袋，它現在就套在女孩的頭上。



第六個，一個女強人，被人從後面槍殺。



啊，他喜歡他的工作。



現在，他來到第七名受害者面前，她還沒有被放入冰櫃。



嗯，一個在慢跑路上被強姦並殺害的姑娘。



看到她就會讓人覺得眼前一亮，多麼可愛的女孩！



今天，他的感覺越來越好。



「好了，弗蘭克，」



他對站在旁邊的助手說道：「我們來和這個裸體的、已經清理過的姑娘好好的樂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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